
民族成就展：你能想像的民族模样都在这里

想在北京了解少数民族风情，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中华民族园，56个民族的民居如同标本般陈列在北四环边的树林里，供游客了解各民族的生活百态；而民族文化宫与前者相比似乎知晓者寥寥，这座位于西单附近的绿色琉璃瓦高楼，同样是展现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工作成就的重要平台。
我很喜欢来民族文化宫参观这里的民族自治地方成就展。川藏的辽阔，西域的雄浑，南国的妙曼,一个个成就展将各自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风土人情展现无余。 
这次“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30周年成就展”，当然也毫不吝啬地展现其瑰丽的一面。德宏州位于云南西南部， 辖芒市、瑞丽、陇川、盈江，梁河 ，因为直接西、南、北三个方向都与缅甸接壤，国境线呈向外凸出形状，又被统称为“外五县”。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五个民族世居于德宏，缤纷的民族文化让这里成为热门的旅行目的地。而近年来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联系日益紧密，德宏的地位也愈加受到重视。浓郁别致的南国风情，亲密友善的民族关系，蓬勃发展的边贸经济，德宏俨然已成为滇西南的一颗耀眼明珠。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次来到民族文化宫看展览了。通过这些展览，祖国边陲的民族地区不再那么遥远，那身着华丽服饰的少数民族少女就在面前，那些笔画奇异的民族文字让人新奇不已，这些地区也不再是时政新闻里的冲突发生地或者社会新闻里的贫困连片带，一张张拍摄精美的高饱和度风景照会让你意识到，这里就是你梦中的香格里拉，心中的桃花源。
当然，在这丰富多彩的展览背后，我也大致摸索出了民族地区成就展的大致路数：制作精良的宣传片，巨幅的宣传展板，华丽的民族服饰，还有定时表演的民族歌舞…民族地区像流水加工般被搬上民族文化宫的舞台。在展览上，我们能一窥民族文化的绚烂，或许也同样可以对其做一些深层次的解读。
        
少数民族的标签：热情好客与能歌善舞
     在民族文化的诸多载体中，歌曲和舞蹈的作用别具一格。对音乐旋律的感悟、对舞者形象的认知可以跨越语言文字的障碍，成为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也不难理解，各类民族文化推介活动中，文艺展演总是最受欢迎。
此次德宏州成就展期间，每天都有两场民族文艺演出，从景颇族的山歌、傣族的孔雀舞、傈僳族的葫芦丝、阿昌族的刀艺展示…缤纷多彩的节目让人目不暇接。节目之间，主持人也不忘对这些曲目加以介绍，并对各世居民族“能歌善舞”的传统毫不吝溢美之词。
正是“能歌善舞”四个字触动了我。我隐约想起，这四个字曾被形容过数不清的少数民族，从东边的朝鲜族锡伯族到西边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从北边的蒙古族到南边的傣族景颇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好像没有哪个不是能歌善舞的。而再想一想，其实汉族也不乏优秀的民族歌舞，如东北的秧歌，陕西的秦腔，江南的评弹...可我似乎没有听过有人称赞汉族“能歌善舞”。
除了“能歌善舞”，热情好客恐怕是对少数民族的另一定型印象。不知是因为发展时间晚，少数民族的小社会尚未被物欲所腐蚀，还是少数民族文化天性如此，抑或是民族团结政策宣传的曾成果--少数民族同胞那始终挂着迷人微笑的面庞，恐怕早已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定格。
果然，在观众纷纷对精彩的文艺演出喝彩时，主持人也不忘记借机发出邀请：热情好客的德宏各族人民欢迎您！
美国文艺批判家萨义德认为，西方人在描写、研究或对待东方时，总是从东西方的基本差异出发，如西方的强大与东方的软弱、西方的文明与东方的愚昧、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直觉等；对于东方的形象构建也完全是西出于西方的认知，具有刻板化或理想化的特征，比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我们常常抨击西方人在一些问题上总有东方主义的视角。但其实，我们在联想边地事物时，也会有些内部东方主义的幻影。总会认为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山清水秀原始淳朴，那里没有现代的污染，是最后的精神家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上文“能歌善舞”与“热情好客”的困惑便不难理解了。
那些生活在祖国边陲的民族，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以至于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仅限于教科书中那一幅幅符号化的民族肖像画。而如今民族文化宫之中的展览和演出，无疑将这种刻板化的民族印象进一步定型。这些云南的舞者舞姿妙曼婀娜，手腕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身上的银铃伴随着旋律叮当作响。舞台后的宣传片，展现着德宏的佛塔、茶园、蓝天、瀑布，一派淳朴风情。这一幕幕场景印证着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猜想。
 
从“一寨两国”看现代民族概念的构建
     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学界一般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原生论”，主张民族是在历史、文化的熏陶中形成的；其二是“情境论”，认为民族是政治的产物，是现代国家诞生后形成的概念。长期以来，“原生论”的解释早已深入人心。而如果从“情境论”这种后现代的视角审视民族地区，其实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还是以德宏为例，这里的许多场景与活动，都足以说明民族为何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概念。
一寨两国、一桥两国、一井两国到一家两国，这些颇为奇妙的景点，以及德宏人引以为傲的中缅两国“胞波情”其实都是中缅之间生硬的国境线的杰作。两国人民之所以如兄弟般亲密，完全是因为双方在1960年正式划边界线之前，本来就是一家人。
云南的跨境民族众多，除汉族外，还有壮、傣、布依、彝、哈尼、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独龙、德昂、布朗、苗、瑶等17个民族与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跨国而居。在传统的羁縻制度下，边陲的范围模糊不清，这些民族与中央的关系很容易理解，而当现代民族国家明确的边境线被确定之后，这些民族就变成了跨境者，当与“中华民族”的概念相遇时，便不免有些尴尬存在。
以德宏的傣族、景颇族为例，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常识，那么，缅甸的克钦族、掸族又算不算中华民族呢？毕竟后者是前者在境外的同族，他们的血统、语言、服饰、风俗完全一致。这种矛盾正反映出现代中国的行政区域与“中华民族”的概念的微妙关系。诚然，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民族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但真正的决定因素却是国家的行政界线，正如缅北说着汉语的华人作为“果敢族”成为了“缅甸民族”的组成部分一样。
        	我们在书中常常看到的说法，是“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的确，56个民族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交往经历，但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本身却不过100多年的历史。它能从一个梁启超在著作中提出的概念到广泛被人接受，除了民国时期通过“五族共和”理念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外，恐怕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相关。毕竟，敌人在侵略时不会在意你是汉族还是蒙族、回族，日本成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的敌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成为了各族人民的共鸣。
这次德宏州成就展，也包含了滇西抗战的板块。滇缅公路的修通使德宏成为了中转盟军物资补给的重镇；中国远征军由这里出发抗击日军、3200余名南侨机工自愿来到这里援助抗战，留下了光辉的历史。作为民族地区的德宏不再是偏远的大后方，而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最前线。德宏的命运与中国内地的命运联系得更为紧密，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深入人心。
 
语言文字：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保障      
去过民族自治地方的朋友应该都会注意到：这里的路牌、标语和广播电视报刊都是同时使用汉语和当地民族语言的。而这种双语的使用无疑是强化民族认同的一种有效方法，哪怕这些民族语言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
在这次德宏州的展览上，我领取了几份德宏的民族团结报---分别有傣族阅读的傣文版，景颇族阅读的景颇文版、载瓦文版，傈僳族阅读的傈僳文。景颇文、载瓦文、傈僳文……这些使用拉丁字母的东方民族文字，有的是拜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所赐，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者创造。这些看上去很熟悉、我们却完全看不懂的文字，记录着这些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彰显着各个民族的独特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十分看重语言文字的力量。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语言因为往往不易考证起源，容易使人们对民族的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成为了民族认同得以形成的最重要媒介。 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这种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
这些用拉丁字母创造的民族文字究竟有多高的普及程度还有待查证，但它毕竟已然成为民族独特性的重要特征。其实，西南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文化高度相近，语言之间很多只是类似于方言的差异，但为这些方言创制出的文字，却将方言上升到语言的高度，将文化上的联系以视觉层面加以切割，大大强化了各自群体的独特性，也促使本民族的族群认同逐渐形成。
语言文字可以明晰具体民族的身份属性，也可以强化抽象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就是一例。虽然中国56个民族文化习俗差异巨大，但作为通用语言的汉语却成为了维系民族间交流的重要纽带。而统一的汉字更是可以抵消不同方言区间的张力，成为维系统一的图腾。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可以理解为何很多华人即使入了他国国籍仍然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为何东南亚国家的掸族、克钦族不能算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缺少使用汉语交流的必要条件。可见，行政界线是民族诞生的源动力，而语言文字则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保障。
 
我们真的了解少数民族么？
这次德宏州成就展上播放的旅游宣传片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位荷兰男士在德宏游览，逐渐发现了这里的静谧美好，最终邀请他的妻子一同在德宏团聚。这张西方中产阶级的面庞， 与德宏浓郁的民族风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典型的猎奇历险的特征。
         影片展现的是西方视角下的德宏，而对于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内地朋友而言，这种猎奇、历险，同样存在于我们对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想象之中。或浪漫或刻薄，这些想象内容各异，却有着本质一元化的共同特征。“新疆人是不是都是XX分子”“蒙族人是不是都天天骑马”“摩梭人人是不是个个都喜欢走婚”…..这类问题几乎困扰着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也折射出我们根深蒂固刻板印象背后的无知。
英国记者大卫·艾默（David Eimer）有一部纪实作品：《被隐藏的中国：从新疆、西藏、云南到满洲的奇异旅程》，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了边地各少数民族的生活。在大卫看来，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的“模范民族”，但并不代表着民族问题的不存在。各异的民族文化如何传承、民族语言文字如何使用，直接从原始部落过渡而来的民族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该如何把握，这些问题关系着边疆各族民众的发展，而不应该被游客对异域风情的幻想、被少数民族舞者的热情舞姿所掩盖。

民族文化宫的展览，也许对我们是一种启发。它拉近了我们与边陲地区少数民族的距离，让我们对后者有了更生动的认知。尽管这种展览仍避免不了那些传统的套路，但是在对套路的一次次重温中，我们也许可以在规律之外得到一些启发，开始一些思索：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那些民族地区的古往今来，了解我们这个意蕴深厚、色彩多元的中华民族。

